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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剧《野猪林》谈开 一

‘

口张震

■京剧Ⅸ野猪林》傅希如饰林冲

2012年12月18日晚，上海京剧

院在上海天蟾舞台上演《野猪林》。该

剧集合了生、旦、净各家之长，是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杜近芳和

袁世海的代表作。它对主要演员的要

求很高(体力消耗也大)，近年来很少

有演员演出完整全剧。

这次傅希如扮演林；中，兼工老生

和武生。他的这出戏由李少春的公子

李浩天亲授，可谓“根正苗红”，这次

演得也很到位。这些年，他的进步是

实在的。我2005年7月在天蟾看他的

《长坂坡》连《汉津口》，前赵云后关

羽。那时，他的勇气固然可嘉，但终

究还显稚嫩，或是紧张、或是用力过猛，

在台上出现了一些失误。配角演员也

没搞好，在开打翻滚中把道具刀都撑

断了。这次安平、丁晓君(特邀)、王盾、

任广平等与他配合默契，而且全力铆

上，甚至是“咬上”他了。京剧舞台

上所谓的“咬”，语出尚小云。他经常

对演对手戏的演员说：我不怕你咬我。

意思是，希望那些演员倾尽全力表演，

和自己飙戏，不要怕把自己比下去。

我把该剧和2012年4月16日，

由上戏戏曲学院、上海青年京昆剧团

推出的，王立军主演的《野猪林》作

了一个比较。那场演出，赵群扮演林妻，

杨赤(特邀)扮演鲁智深。王立军在

“结拜”、“白虎节堂”等段落中，运用

大段剑舞和甩发中的“打”、“挑”、“旋”

等技巧动作，显示了他深厚的武生功

底，而且在唱腔念白中也滋味醇厚。

可如果求全责备的话，他在处理低音

方面还是有点控制不稳的现象。傅希

如也有这个问题，他刚上场的时候，

声音高而窄，不显宽厚，或许喉咙还

没唱开，及至“大雪飘”一段，听着

也像，但给我的感觉是学书法练描红，

而且是添笔描红。像则像矣，是则未是，

遑论传神。另外，他的武生功夫不及

王立军老到。这也需要时间的熬磨，

书法有“人书俱老”一说，戏曲也如此。

青苹果脆、水蜜桃熟，各有风韵，多

有异趣。只是观众看老戏，听的是曲、

品的是味。

说“人书俱老”，并非说艺术自

然而“老”。演员表演，欲得神韵，需

多揣摩。新剧能打磨，老戏也可参详。

前辈大师对剧情人物的理解并不错，

但青年演员如果只是把前人的经验奉

为金科玉律，照搬照抄，那么今人想

超过前人，就有难度了。

青年演员演绎经典，应该多想一

想。哪怕转了一圈，还是回到前人已

经得出的经验上来，这多想的一圈也

不会白费力气。譬如《野猪林》，此戏

为《水浒传》节选，历来脍炙人口。

可奇怪的是，戏中高俅身为太尉，为

了谋害一个手下，兴师动众挖了好大

一个陷阱，不料被林冲三言两语的念

白噎得讲不出话来，只得转送开封府

审理，宝刀也作了呈堂证供，非复高

俅所有(这可是高像轻易不肯示人的

宝刀啊)，最后林冲还是没被整死。这

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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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俅乍看上去像是脑子进水了。

按常理想，如果要让林冲消失，完全

可以像日本鬼子对付李士群那样。请

他吃饭，菜里酒里随便哪里放点东西，

就万事大吉了。哪怕没有鬼子的科技，

做不出无色无味清澈透明的东西，可

蒙汗药总有吧?就算蒙汗药浑浊不能

用，那么让陆谦请林冲喝酒，再纠集

几个人劝酒。汴河宽大，很容易造成

醉后失足落水的结果。还可以像《铁

弓缘》、Ⅸ伐子都》那样，让林；中失误

军机，甚至因公牺牲。事成后，高俅

作为领导，可以名正言顺地关心慰问

他的家属，还可以派儿子代为关心慰

问，一来二去，好事就近了。就像“计

赚徐宁”那样，把他家眷骗上梁山。

本文不是写案例大全，但方法还

是很多的。高俅为什么单单采用了这

么个蠢办法?其实了解一下宋初的背

景，我们就能“体谅”一下高俅的“愚

蠢”。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加强皇权，

重文抑武。宋初实行“二府三司制”，

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宋代任官制度

有官、职、差遣三个体系。中央虽设

三省，但三省及六部长官不经特许不

得管理本司事务，成为闲职。实际权

力归属“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管

理国家行政事务。以同平章事为长官，

多由中书、门下两省侍郎担任，无定

员。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行政权。

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长官为

枢密使，与政事堂合称东、西“二府”。

“三司”(户部、盐铁、度支)主管财政，

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号

称“计相”，地位略低于“二府”。二

府三司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直接对

皇帝负责。其实，北宋就是一群知识

分子和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皇帝的职

位是固定的，大臣的“职位”是变化

的，可上可下。大臣之间政见或有不

同，可道德标准是公开的、是一致的。

政见不同无法争出对错(条条大路都

通罗马)，而道德操守却能评判。因此，

大臣(知识分子)之间往往砺以节操。

有时甚至以节操之争，行排除异己之

实。

例如，欧阳修的《论包拯除三司

使上书》。当时包拯任御史中丞，负责

对官员进行监察。他先后以利用职权

巧取豪夺和生活奢侈等理由弹劾张方

平、宋祁两任三司使，致使他们解职。

皇帝因包拯清廉，派他继任三司使。

包拯受命，准备上任。欧阳修则认为，

包拯连续弹劾两任三司使，自己却取

而代之，会引起人们怀疑他的动机，

不应让他接任该职。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文化

课题。如果从欧阳修的行为追寻下去，

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直到现

在讨论事情，往往只谈该不该，而不

论行不行。例如，北宋王安石改革、

司马光反复，新旧党争，蜀洛党争。

南宋的战和之争，争论的是该不该打，

而不考证经济上能不能承受得住打?

以至于“隆兴北伐”被影射成“元嘉

草草”。从中可以看到，人们抢占的是

道德高地，而忽略的是实证精神。中

国文化重道德、轻实证。这当然是个

弊端，但也有其积极意义。

佛经：若能转物，即同如来，若

被物转，即名凡夫。茫茫大干世界，

惟有圣人能够超然转物(物为我用)，

而凡人贪婪，为物欲所累，控制不住

自己的内心。因此，在鹰攫狼顾的社

会中，更需要人们有敬畏感，使其凭

借外力控制自己。可敬畏者，天子重

封禅(自然)，愚夫拜鬼神(宗教)，

智者敬圣贤(文化)。这最后一条，就

是以文教化，以文化人。

高俅身处北宋末年，社会道德虽

有沦丧，但大体格局还是在的。凡人

作恶都是社会环境的投射，就像小孩

画鬼，哪怕画出的鬼形有七眼八耳，

终究还是人体的映射。高俅出身“混

混”，作恶没有底线，可他混迹于官场。

这是一个被文化约束的环境，他怕物

议、怕舆论。对此，林；中心知肚明，

因此他在堂上理直气壮，但他的情绪

是有层次变化的。演员应该表现出来。

《水浒传》不愧为才子书，施耐庵

是明朝人却深谙北宋社会。当然，小

说必须如此写。非如此，“林五回”将

如何卒篇。观众看戏会问一个为什么?

演员演戏更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想

通了，就能更好地理解剧情、体验感

情、塑造人物。李少春曾经强调自己

是演“人物派”，后人学李少春不能只

学他的唱腔技艺。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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